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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旭东

周末在小区里看到孩子们做游戏，
玩得不亦乐乎，这使我不由得想起小时
候和小伙伴们常玩的游戏“打蛋儿”来。

“打蛋儿”流传在鲁西——准确地
说，是流传在聊城、德州下辖的临清、
高唐和夏津三县市交界处农村的一种
传统的儿童游戏。说是游戏，其实也
是一种体育竞技活动。“打蛋儿”的工
具有两样：线蛋儿和木棒。线蛋儿是
用丝线做成，圆圆的如鸡蛋般大小。
最里层放一块小砖头之类有点重量的

东西，然后用丝线层层缠绕，最外层用
针织结网裹紧。木棒则可凭自己的爱
好选择，枣木、榆木和杨柳木均可，长约
一米左右，也有使用长方形木板的。

“打蛋儿”的游戏规则比较简单，
人数可多可少，一般四人以上，但必须
是双数，以便均等地分成甲乙双方。
玩之前，在大街上或村头平坦的空地
上，用木棒画出一个大约有一间房子
大小的方框，谓之“城”。甲方站在

“城”外边沿上，由一人持木棒将线蛋
儿打出，乙方的人就远远地站在对面
尽力挡住这迎面而来的线蛋儿，然后
将线蛋儿从甲方“护城”人的头顶上方
高高地投掷过去，让站在“城”内的自
己人接应。如果接住了，或是虽然没
有接住但是线蛋儿落在城里，乙方就
算赢了。然后交换场地，反守为攻。
当然，如果乙方有人将甲方迎面打出
的线蛋儿用手接住，那立马就算赢了，
不需要再往城内投掷。

当乙方向城内投掷线蛋儿时，如果
被甲方接住，那接住线蛋儿的人就不需
要用木棒打了，而可以改用单手朝乙方
远远地抛出去。乙方拼力接着、挡着。

如能接住，乙方赢；接不住，甲方就跑向
线蛋儿落下的地方，拾起线蛋儿继续用
木棒打，如此，乙方离“城”更远，更不容
易把线蛋儿投回“城”内。

小时候，我非常喜欢玩这种游
戏。每逢星期天或者节假日，我就拿
着母亲做的线蛋儿，掂一截早就预备
好的木棒，呼朋引伴，兴高采烈地跑出
去“打蛋儿”。那时候，大街上没这么
多车辆行驶，完全可以放心地玩耍。
我们也常常到野地里去玩儿。这游戏
不光是小朋友们爱玩儿，不少二十几
岁甚至三四十岁的大人也爱玩儿。村
里有个叫大山的小伙子，是“打蛋儿”
的能手。他不仅打得准、打得远，而且
很善于用手接蛋儿。看准对方高高打
过来或投过来的线蛋儿，他向前或向
后疾跑几步，伸出双手做捧东西状，就
能轻松将对方欲从头顶上投过去的线
蛋儿稳稳地接在手里。有时候，他还
能高高跳起，用一只手接蛋儿，谓之

“把里攥”。那动作，极其娴熟而麻利，
赢得队友热烈的欢呼声。他“打蛋儿”
的动作也非常漂亮，像练武功一样深
深扎着马步，左手将线蛋儿高高抛向

空中，在线蛋儿落下的那一刻，他右手
挥动木棒，准确而有力地将线蛋儿

“啪”地一声打向前上方，线蛋儿在空
中划出一道漂亮的抛物线，落下去。
对方的人往往因估摸不透他的劲道，
致使线蛋儿高高地飞过他们的头顶远
远地落在他们身后，追也追不上。

别看这只是个简单的游戏，我们
那时候却玩得特别尽兴。甲方、乙方
全都大声呼喊着、跳跃着，跑跑停停、
进进退退、打打接接，兴奋不已。碰巧
了能将对方逼攻到很远，一直攻到邻
村附近，到吃饭的时间了大家还没结
束战斗。那种热闹、那种卖力、那种欢
快的场面，令人向往以至于沉迷。冬
天那么冷，北风呼呼刮着，我们却常常痛
快地玩出一身汗，并且极少有人感冒。

算起来，我有五十多年没有见过
这种“打蛋儿”的游戏了。它渐渐退出
了人们的生活，并且淡出了人们的记
忆。但是，我还幻想着，像“打蛋儿”这
种曾经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记的乡间传
统游戏项目，还能在新一代少年儿童
中流传开来。

儿时“打蛋儿”

□ 庞洪锋

56年前，我曾和同学骑自行车往返
50多公里，到古楼（光岳楼）买了一支竹
笛。

这支竹笛，陪我度过了一段快乐美
好的少年时光。

那时，我刚上初中。父母在东阿县
顾官屯前秦村租房子居住。房东爷爷
虽没上过几年学，懂的知识却不少，说
起古楼来，头头是道。房东爷爷说，想
当年，乾隆皇帝都在古楼上睡过觉。我
觉得房东爷爷懂得多，就说爷爷您真厉
害，他呵呵笑出了眼泪。

房东爷爷告诉我，古楼最下层，就
是卖东西的，种类很全，要什么有什
么。有笛子么？我问。房东爷爷稍稍
愣了一下说，有，当然有。从那以后，我
就有了一个愿望，要到古楼去一趟，买
一支称心如意的好竹笛。

想到聊城古楼买竹笛，首先得解决
交通工具的问题。听房东爷爷说，我们
这里离古楼有五十多里地。那时坐客
车可不像现在这样方便。我曾暗下决
心，一定要学会骑自行车。当时，父亲
有一辆飞鸽牌自行车，除父亲下乡骑，
其他时间，常常被乡邻借去骑着办事。
我与会骑车的同学杨树商量后，将学骑
自行车一事定在了晚上。

学校前的大操场，是我练习骑车的
好地方。我小心翼翼地坐上车，杨树手
扶后座防止我摔倒。也记不清学了多
少个晚上，我终于会骑自行车了。刚刚
学会骑车，我还不敢上大路。可是，当

时我心里已是迫不及待了，连做梦都是
到古楼去买笛子。

不能再等了。我和杨树商量了出
行时间，打算星期天就出发。我告诉父
母星期天我要去古楼买笛子，父母同
意，给了我钱。

星期天一大早，我早早起来，吃完
饭叫上杨树，我俩就骑车上了聊滑路向
西而行。当然是杨树驮着我。

由于兴奋，杨树蹬车好像有使不完
的劲儿。没过多长时间，我俩就进了聊
城城区。远远地，我们看到了雄伟壮观
的古楼顶，很快就到了古楼前的那条大
街。只见街上行人如织，两旁的商铺一
家连着一家。我俩从古楼东门进去，只
见往里靠右侧是排柜台，柜台里摆放着
一些商品。我满怀期待地问售货员有
笛子吗，售货员说有，就给我拿出一支
竹笛。

这支竹笛比我已有的那支要长，
笛身有黑色的花纹，两端各有一个白
色的箍，笛的尾端刻有四个楷体字：天
津静海。我问售货员，能试吹一下
吗？售货员笑着说，可以。我小心接
过笛子，轻轻摩挲着，从兜里掏出一个
特意带着的蒜瓣儿，往贴膜的那个眼
上拭了拭，增加贴膜黏度，然后认真贴
上笛膜。不知是紧张，还是激动，我捏
笛子的双手有些抖动，稍稍凝神静气
后，我把手臂慢慢支撑在柜台上，轻轻
吹起来。

我吹了《谁不说俺家乡好》《太阳出
来照四方》其中的一段，又吹起《毛主席
来到咱农庄》中的一小段，也许是因为

渐入佳境，我的双手竟然不靠柜台支撑
也不发抖了。那位售货员说，年纪不
大，能吹的歌还真不少。我听了，心里
得意，脸上微微热了一下。

我高兴地付了钱买下这支竹笛，随
后和杨树在古楼东侧的小饭馆里吃了
饭。我俩吃的大包子，杨树吃了三个，
我吃了两个，每人还喝了一碗鸡蛋汤。
吃过饭，杨树驮着我向着东方匆匆骑
行。刚出城区，因为开心，我胆子大起
来，说，我骑车带你。杨树问能行吗？
我没搭话，双手握把，翻身上车，我说上
啊，杨树说已经上来了。我两脚用力，
向着家的方向奋力骑去，感觉没过多久
便到了家。

回家之后，一些吹笛人闻讯而来，
欣赏我从古楼买回的竹笛，来的人有熟
悉的同学，也有不相识的校外吹笛爱好
者。我们切磋笛艺，交流提升，还听说
有的人也骑自行车到古楼去买了中意
的笛子。

我请音乐老师马老师帮我校验新
买的竹笛的音准。马老师校验后，笑着
说，每个音阶都精准。

因为这支竹笛，古楼在我心中越发
亲切起来。

不久，我们学校成立了文艺宣传
队，负责人是马老师。宣传队成立了乐
队，好友华拉二胡，我吹笛子，我用的笛
子就是从古楼买的这支。

这支竹笛陪伴了我几十年，现在，
每当我看到它，心里还是会涌起一股
暖流。

光岳楼买笛记

“打蛋儿”用的线蛋儿

◀作者在光岳楼买的竹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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